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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到店免费试用专
利 鼻 炎 膏 （ 专 利 号
ZL200410035631.3）就送价
值98元洗鼻器和精美礼品。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鼻舒堂 周年店庆 感恩回馈
有鼻炎找 不打针 不吃药 免费体验

寻找100名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用被子蒙着头张嘴呼吸的鼻塞人群，走路吃饭手不离
纸的流鼻涕人群及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等鼻炎问题。免费验证效果，金
杯银杯不如百姓好品碑，鼻舒堂以口碑为生存之根本。重要提示：莫把鼻炎当感冒治！

鼻舒堂：平顶山市区湛南路西苑小区北门东300米 健康热线：2210718

鼻舒堂

送！送！送！来就免费领
2016年12月3日-4日

是时候解决呼吸的大问题啦！

记者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
另一名“童工”韦某胜家后，听
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

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
市宁谷镇某村，家门口就是学
校，记者到访时，学校里正传出
琅琅读书声。

韦某胜 79 岁讷口少言的
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炉
里燃烧着他砍来的树枝，老人
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
的瘤子，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
的奶奶。

韦某华共有 5个儿女，目
前随小儿子韦某平——“童工”
韦某胜的父亲一起生活。

韦某华说，小儿子从未念
过书，“没什么文化”，此前曾到
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干体力
活”。今年，因为母亲病重，韦
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
在家里守护母亲，偶尔去打零
工。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
庭的贫困：石头砌成的房子已
经裂口，裂口最宽的地方，足以
将手掌放进去，“要不是用棍棒
撑着，可能就会垮”。

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
庭，“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
题”，几年前，韦某胜的母亲决
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虽然穷，我们还是尽量
节约，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
韦某华说。在乡邻们看来，小
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不多，
但“还是得花钱”。外出打工虽
然未必能赚多少钱，“但过年起
码能买一件衣服”。部分乡亲
并不认为做“童工”是错误的，
相反，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
的决定，“没办法，要不就要饿
肚子”。

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
说，村里14至18岁的孩子出去
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
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
于其中 16 岁以下的打工孩子
的数量并没有印象，“但可以肯
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不
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
用”的观点也不坚守。对于是
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
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
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
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
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
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
些成绩较差、未体现出读书潜
质的孩子，这些农村的父母，甚
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
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童工”家
人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

“老板”，也未对其身份、工作方
式、管理方法等信息进行必要
的了解和核实。当地有传言
说，曾有“童工”误入传销行
业。这样的悲剧并未引起足够
的重视。

在探访中，贫困是显而易
见的，对很多问题的答案，藏在
每个人的心里，却没有人说出
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
的贫穷、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
不同理解，让孩子们离开了课
桌，过早地在成人世界的惊涛
骇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结实的
风帆。 （中青）

因为家庭极度贫困，他们成为“童工”
——探访贵州“童工”

近日，有媒体曝光，江苏
省常熟市一些服装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

件撕开了社会的一道伤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满 16周岁、本
应在课堂上读书、无忧无虑地度过青春时光的孩子，站到了机器旁从
事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及其家庭是被欺骗还是主动作出的选择？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
工”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

进行探访。

安顺市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
是我国最早确定的甲类旅游开放城
市之一。市内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
龙宫两个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有

“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
乡”“西部之秀”等美誉。安顺是世界
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海拔
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这片风
景如画的土地上。

当地人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
十二茅坡的农业开始兴起，出现了一
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药材产业的
公司，还有从事禽业的公司，漫山遍
野种植了茶树和烟叶。

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原住
民”并不多。随着各种企业的兴盛，
十二茅坡开始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
人前来淘金。外乡人在这里以相对
低廉的价格购买下破败不堪的房屋，
自此驻留。

杨某朋（本文人物均不显示全
名）是此次被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
一。此前，他与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
在十二茅坡某间破旧的房屋里。

记者费尽周折找到王某英时，她
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树丛间，蜷伏着
身体，扒开茶树枝丫，在茶树的根部
小心而费力地挖掘虫草。

“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能寻找虫
草。”她拿掉头顶的茶树枝说，因为大
量的采掘，虫草已经难以找寻。“这里
的虫草没那么值钱。”她说，为了找寻
到收购价为每根1.5元的虫草，她“弯
着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
挖出三五十根，就非常满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镇宁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本寨乡。寨子曾被火
烧了 3次，“没法住了”。于是，2011
年，他们迁徙到十二茅坡。

购置“新家”花费了3万多元，几
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安葬也花了
不少钱，家里由此欠下了债务。

迫于经济压力，老人的独子杨某
海——“童工”杨某朋的父亲——和
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很累
的，下雨天还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给
家里的钱也不多，过年过节或家里有
大事才回来。”王某英说。

杨某朋外出打工前，65岁的王
某英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妹妹留守，艰
难地生活。老人说，家里也希望孩子
多读书，但经济压力很大。杨某朋此
前念初一，后来“自己不想读了”。今
年春节，一个“老板”来到他们家，向
大人表示可以带孩子出门打工赚钱。

根据老人和当地民众的描述，周
围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年轻人

“不读书就打工”俨然成为无需讨论
的固定模式。至于什么年龄才能外
出打工、“童工”是否违法等问题，他
们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
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孩子的起居
生活是否安全，有没有人管教孩子不
学坏，对此，“老板”说，有老板管着，
没事。二是工资，双方口头约定，过
年时，“老板”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

关于工资的数额，低收入的乡亲
们很容易满足，往往是“老板”报出个
价格，父母感觉“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这样，今年农历正月，杨某朋
便和后来出现在新闻里的“童工”一
道坐车去了工厂。

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杨
某朋到了工厂后，曾给家里打过电
话，但没寄过钱。他在电话中告诉老
人：“别担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
不错。”

杨某朋的离开，并未显著减轻一
家人的生活压力，老人仍然过得非常
拮据，盼望着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
间隙，能有点零工做。

本次被发现的“童工”中，
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
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的房屋
前后排挨着。

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
台“songli”牌电视机，屏幕大
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
不多，剩下的电器还有电饭
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
机、电灯。房屋的墙壁裂开了
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
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记者的造访，黎某龙
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

“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
会写。”她叫来自己的亲戚，也
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 48 岁的
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
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
活。今年，孩子黎某龙也开始
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
望能挣更多钱。

黎某龙是家里老二，16岁
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成
绩好，还得了奖状，希望继续
念书；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
三年级；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

熊女士告诉记者，杨某妹
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
一般人的想象，这种极度的贫
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
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
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
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

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
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
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
妹一个人吃午饭，从来没见她
吃过肉。”熊女士说，杨某妹经
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
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泡
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发烧，还
晕倒了，我借给她100元，让她
去看病。”熊女士说，“没想到，
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
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开
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黎
某龙一家住在安顺市紫云苗
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
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
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
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
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
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
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让
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
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
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
的人，“我一个月能干上三五
天就不错了。”

46岁的杨某妹只能依靠
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
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

“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

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
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债务源

于购房，也因为给孩子看病：
今年上半年，三女儿黎某芊不
小心摔伤了手臂，在医院治疗
花了1万多元；前年，四女儿黎
某欢曾到贵阳做手术，花了
5000多元。

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
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
孩子读书。孩子念幼儿园时，
半年需 3000 多元，他们勉强
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孩
子需要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
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分别需
要交纳 500 元和 1000 元的接
送费。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
一直处于困境。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
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
继续读书，可儿子说，自己成绩
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
黎某龙念完小学六年级后，今
年开始外出打工。在残酷的
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
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黎某龙没有手机，每次和
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电
话。电话中，黎某龙告诉家
人，“老板”对他很好，吃的也
可以，“有时也会抱怨，说加夜
班受不了”。

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
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老
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
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
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
元/月，家人同意了。

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没办法，
要不就要饿肚子”


